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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雯
被
王
夫
人
攆
出
大
觀
園
後
，
連
氣
帶
病
，
躺
在
她
姑
舅
哥
哥
家
裡
的
蘆
席
土

炕
上
奄
奄
一
息
。
寶
玉
偷
偷
去
看
她
，
問
她
有
什
麼
要
說
，
晴
雯
嗚
咽
着
說
：
﹁只
是

一
件
，
我
死
也
不
甘
心
的
：
我
雖
生
的
比
人
略
好
些
，
並
沒
有
私
情
密
意
勾
引
你
怎
樣

，
如
何
一
口
死
咬
定
了
我
是
狐
狸
精
！
我
太
不
服
。
今
日
既
已
擔
了
虛
名
，
而
且
臨
死

，
不
是
我
說
句
後
悔
的
話
，
早
知
如
此
，
我
當
日
也
另
有
個
道
理
。
不
料
癡
心
傻
意

…
…
有
冤
無
處
訴
！
﹂
她
用
剪
刀
將
左
手
上
兩
根
葱
管
一
般
的
指
甲
齊
根
鉸
下
，
又
將

自
己
貼
身
穿
着
的
就
紅
綾
襖
脫
下
，
送
給
寶
玉
，
說
：
﹁論
理
不
該
這
樣
，
只
是
擔
了

虛
名
，
我
也
是
無
可
如
何
了
。
﹂
又
囑
咐
寶
玉
說
：
﹁回
去
他
們
看
見
要
問
，
不
必
撒

謊
，
就
說
是
我
的
。
既
擔
了
虛
名
，
率
性
如
此
，
也
不
過
…
…
﹂
（
第
七
十
七
回
）
晴

雯
是
個
堅
持
原
則
、
從
不
苟
且
的
人
，
一
貫
瞧
不
起
襲
人
那
些
上
不

了
枱
面
的
勾
當
，
但
這
個
時
候
，
她
卻
後
悔
了
。
短
短
幾
句
話
裡
，

﹁擔
了
虛
名
﹂
這
四
個
字
竟
一
連
說
了
三
遍
：
一
來
是
為
自
己
受
到

的
冤
屈
而
不
甘
心
，
二
來
後
悔
沒
有
早
些
和
寶
玉
表
露
真
情
，
三
來

希
望
索
性
讓
人
知
道
她
和
寶
玉
之
間
的
感
情
。
可
謂
字
字
血
聲
聲
淚

，
將
一
個
素
性
光
明
磊
落
卻
遭
人
暗
算
以
至
被
逐
出
賈
府
的
少
女
的

淒
怨
、
愛
戀
和
憤
怒
，
表
達
得
淋
漓
盡
致
，
催
人
淚
下
。
晴
雯
所
說

的
﹁當
日
也
另
有
個
道
理
﹂
，
顯
然
是
指
她
所
瞧
不
起
的
那
些
勾
當

。
譬
如
性
勾
引
。
書
中
唯
一
一
次
寫
到
寶
玉
的
性
行
為
，
是
第
六
回

裡
他
和
襲
人
的
﹁偷
試
雲
雨
情
﹂
，
當
時
﹁幸
無
人
撞
見
﹂
。
不
過

後
來
晴
雯
卻
說
﹁便
是
你
們
的
鬼
鬼
祟
祟
幹
的

那
事
兒
，
也
瞞
不
過
我
去
。
﹂
（
第
三
十
一
回

）
可
見
襲
人
與
寶
玉
的
性
行
為
並
非
止
此
一
回

，
晴
雯
是
知
道
的
。
﹁晴
雯
撕
扇
﹂
一
回
，
寶

玉
要
晴
雯
打
了
水
來
兩
個
人
一
起
洗
澡
，
晴
雯

搖
手
拒
絕
了
，
說
：
﹁還
記
得
碧
痕
打
發
你
洗

澡
，
足
有
兩
三
個
時
辰
，
也
不
知
道
作
什
麼
呢

。
我
們
也
不
好
進
去
的
。
後
來
洗
完
了
，
進
去

瞧
瞧
，
地
下
的
水
淹
着
床
腿
，
連
席
子
上
都
汪
着
水
，
也
不
知
道
是

怎
麼
洗
了
。
﹂
更
可
見
襲
人
所
帶
出
來
的
小
丫
環
們
也
頗
得
襲
人
之

真
傳
，
懂
得
用
﹁鴛
鴦
浴
﹂
這
樣
的
方
式
來
籠
絡
寶
玉
。
所
以
，
要

說
善
於
用
﹁私
情
密
意
﹂
勾
引
寶
玉
的
，
不
是
晴
雯
，
恰
恰
是
打
小

報
告
的
襲
人
本
人
。
晴
雯
被
潑
了
一
身
的
污
水
，
被
當
成
狐
狸
精
，

被
攆
出
大
觀
園
，
實
在
是
冤
枉
之
極
。
那
麼
，
如
果
晴
雯
真
的
像
襲

人
那
樣
，
一
開
始
就
實
施
性
勾
引
，
是
不
是
一
定
會
落
個
好
下
場
呢

？
怕
也
未
必
。
晴
雯
吃
虧
是
吃
在
被
人
打
小
報
告
上
，
而
不
是
沒
有

勾
引
寶
玉
。
她
與
寶
玉
兩
不
相
干
尚
且
被
誣
為
狐
狸
精
，
如
果
她
也
和
寶
玉
常
洗
鴛
鴦

浴
，
不
更
是
找
死
嗎
？
所
以
說
，
在
一
個
存
有
偏
見
的
領
導
者
眼
裡
，
事
實
真
相
並
不

是
什
麼
重
要
的
事
情
，
關
鍵
要
看
小
報
告
是
不
是
符
合
自
己
的
心
願
。
別
有
用
心
的
人

只
要
摸
準
了
領
導
的
脈
搏
，
只
管
去
打
小
報
告
，
捏
造
罪
證
也
好
，
添
油
加
醋
也
罷
，

領
導
都
會
欣
然
笑
納
，
那
時
候
，
還
不
是
想
整
倒
誰
都
容
易
？
至
於
暗
中
打
小
報
告
的

人
，
往
往
正
是
苟
且
宵
小
之
徒
，
他
要
栽
贓
給
他
人
的
往
往
正
是
自
己
習
以
為
常
的
勾

當
。
他
以
小
人
之
心
度
君
子
之
腹
，
用
自
己
的
鬼
心
腸
來
嫁
禍
於
人
，
從
而
達
到
不
可

告
人
的
目
的
。
晴
雯
心
高
氣
傲
，
遭
讒
被
逐
後
很
難
嚥
得
下
這
口
窩
囊
氣
，
所
以
一
再

表
示
﹁擔
了
虛
名
﹂
，
悔
不
當
初
。
其
實
，
這
是
於
事
無
補
的
。
歷
來
，
君
子
鬥
不
過

小
人
，
因
為
君
子
坦
蕩
蕩
，
小
人
常
戚
戚
，
君
子
守
正
絕
不
苟
且
，
而
小
人
工
於
算
計

，
暗
箭
傷
人
。
在
一
個
缺
乏
公
理
和
公
權
正
義
的
環
境
裡
、
社
會
中
，
小
人
得
志
，
君

子
遭
陷
，
不
是
屢
見
不
鮮
的
事
嗎
？

中國男人娶越南女
人為妻，這並不是新鮮
事。在廣西、廣東一帶
農村的大齡單身農民，
通過 「中間管道」，娶
越南女為妻的事情，早
已有之。

但進入二○一○年以來， 「娶越南老婆
」的話題卻在城市與網路間忽然升溫，並得
到不少中國城鎮男人的認同，且有成群結隊
赴越南 「選妻」之勢。何以至此？全因一位
南京市民迎娶了一位越南老婆，並公之於
眾。

這位現身說法的男子，真實身份是南京
一家演出公司的負責人，人稱戴總。二婚的
他在網路上發表了四十七篇《越南相親記》
，仔細介紹了他在越南相親娶妻的過程。並
將自己與美麗的越南新娘的照片曝光於網
路。

據戴總介紹，他只花了三點五萬元人民
幣，十五天，就從四十多個越南姑娘中選了
一個帶回來做老婆。更令不少中國單身漢羨
慕的是，老戴表示，娶回來的越南老婆 「不
貪不懶不隨便不高傲不拜金，年輕漂亮勤勞
賢慧，關鍵是聽話」。他說： 「媳婦真的好
得沒話說，從來不會在新街口（高檔商城）
逛街買東西，只有去大市場才捨得。就連平
時買日用品剩下的錢，老婆也會全部上繳
……」

老戴的發帖，一下子調動了為高價娶妻
而發愁的男人們的熱情，不少男人表示認同
娶越南老婆。有網民表示： 「還是找個越南
老婆好啊，會不會中文不重要，重要的是死
心塌地的跟着你，和你同甘共苦。」另一位
男青年則表示： 「太划算了，娶！這輩子就
娶個越南女人了。」一時間，各種 「越南相
親旅行團」的廣告也紛紛出爐。

「娶越南女為妻」也帶來了一場輿論的
爭論， 「是娶老婆還是買老婆？」 「是不是
中國女人娶不得了？」成為了爭論的焦點。

有輿論指出，中國男人們對 「極品越南老婆」多多少少有着興
趣甚至嚮往。但仔細考量下來，還存在着 「話語不通，思想不
合，手續複雜，逃跑風險」等諸多問題。選擇這一步的人本身
就抱着划算的態度，看中外貌就直接交錢，談感情的微乎其微
，為婚姻增加更多風險。

而一位男士則認為，現在的中國女生談相親：第一、有房
有車嗎？第二、在哪工作，有存款嗎？第三、家庭怎麼樣啊？
第四、父母幹什麼的？最後才是人怎麼樣？要是前兩項沒有達
到水準，那就免談。對於八十後的未婚青年來說，沒有幾個能
達標的，所以，娶越南女為妻才成為一種被迫現象。

而更多的中國女性對這一現象則抱以鄙視的態度。一位女
網民表示： 「跨國婚姻很正常，可圖便宜去買就是男人的不對
了。」 「有沒有想過，和中國老婆比起來，她們能做什麼？剛
開始你只投資幾萬，日後呢，你要養她一輩子你能接受？大陸
老婆好歹還自己工作也參加養家！這樣算經濟帳似乎娶越南老
婆未必合算。」 「中國男人應該增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抱怨
中國女人獨立意識的覺醒」。

「鳳抓龍袍」與 「雪壓青松」這兩道菜在
茶馬古道的要塞雲南省鳳慶縣江北一帶廣為流
傳，趣味無窮，那段 「吹打匠」和 「廚師」智
慧比拚的笑談着實讓人難以忘卻。

彝苗漢等多民族雜居的新華、魯史、詩禮
（統稱江北片）有這樣一種習俗，家裡操辦紅

白喜事總要請一支以吹嗩吶、吹筒號為主的四五人組成的樂隊（當
地俗稱 「吹打匠」）助興。有了他們，使喪事莊重肅穆，使喜事喜
氣洋洋。更有趣的是席面上 「吹打匠」與廚師之間在暗中鬥智。
「吹打匠」吹一個調子，道出調子名稱，廚師就得報上菜名，把
「喜菜」端到 「喜桌」上。一般情況下，是以當地的 「八大碗」來

配常規調子的。先上什麼菜，再上什麼菜是有順序的。但是，也有
例外的時候，他們預先沒有約定廚房準備多少種菜， 「吹打匠」能
吹多少調子，或是相互不配合，更有甚者相互責難。在詩禮鄉，筆
者就領教過 「吹打匠」與 「廚師」比智慧、比應變的場面。辦娶媳
婦客的主人請來了當地最有名氣一幫 「吹打匠」和當地最有名氣的
「廚師」，喜事辦得非常熱鬧，光是在席面上的菜譜讓 「廚師」準

備了 「八大」、 「四小」，比傳統席面上的做法多了四個菜。沒有
想到 「吹打匠」卻為席面準備了叫得出名字的十六個調子，十二個
菜都上完了， 「吹打匠」的調子還是吹個不停。 「廚師」很快又做
了兩個菜上來， 「吹打匠」還在不依不饒地吹調子。 「廚師」急中
生智，跳進後園子地掐來一把老茴香放到鍋裡，順手將放在廚房裡
的豆腐渣倒進鍋裡迅速煎炒起來。未曾調聲歇落，只聽 「廚師」有
些得意地喊道： 「雪壓青松」來囉！一道豆腐渣與老茴香混炒的菜
端到了喜桌上。 「吹打匠」不甘示弱，調子不肯收尾， 「廚子」便
跑上樓，從 「囤籮」裡拿來乾蕨菜、乾蘿蔔葉，迅速放入沸水鍋裡
。調子吹落，菜也端上了席面， 「廚師」報上菜名： 「鳳抓龍袍」
！說來也形象，由於煮過的乾蕨菜像雞爪子，煮過的乾蘿蔔葉舒展
開來就像一件沒有袖子的衣衫，蕨菜摳住了蘿蔔葉，客人用筷子把
它撈起來的時候就很像 「鳳抓龍袍」了。至於 「雪壓青松」那就更
形象了，老茴香還沒有煮熟的時候就像松枝一樣，上面鋪上潔白的
豆腐渣，雪壓青松的感覺便天然自成。

我們不必探究 「鳳抓龍袍」、 「雪壓青松」兩個菜的營養價值
，也不必要在意它的口感如何。但 「廚師」和 「吹打匠」足智多謀
的稟性，詼諧風趣的品格卻不得不讓我們拍手叫絕。

偉
人
們
向
來
不
以
身
高
取
勝
，
世
界
上
也
沒
有
什
麼
身
高
與

偉
大
程
度
相
聯
繫
的
必
然
規
律
，
如
果
說
矮
個
子
的
偉
人
中
有
列

寧
、
鄧
小
平
，
那
麼
高
個
子
的
偉
人
中
也
有
戴
高
樂
，
而
周
恩
來

的
身
高
雖
然
適
中
，
可
能
人
們
希
望
他
的
形
象
更
挺
拔
偉
岸
一
些

吧
，
關
於
他
的
實
際
身
高
就
總
有
些
爭
議
。

據
乒
乓
傳
奇
人
物
莊
則
棟
回
憶
，
一
九
六
四
年
，
周
恩
來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接
見
載
譽
歸
來
的
中
國
乒
乓
球
隊
時
曾
對
他
說
，
我

也
身
高
一
百
七
十
厘
米
，
和
你
這
個
世
界
冠
軍
一
樣
高
。

而
據
特
型
演
員
王
鐵
成
回
憶
說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
觀
看
《
周
恩
來
》
電
影
後

，
鄧
穎
超
親
口
跟
他
說
，
你
不
僅
形
象
很
像
，
身
高
也
和
周
恩
來
一
樣
，
都
是
一
百
六

十
九
厘
米
。

張
佐
良
所
著
《
周
恩
來
保
健
醫
生
回
憶
錄
》
則
記
載
：
﹁周
恩
來
最
後
的
日
子
：

身
高
一
點
七
三
卻
只
有
幾
十
斤
﹂
。
作
為
周
恩
來
的
保
健
醫
生
，
對
周
恩
來
的
身
高
應

該
是
瞭
如
指
掌
的
，
這
個
說
法
也
應
該
是
權
威
的
。

作
為
旁
證
，
我
們
不
妨
再
看
看
幾
張
合
影
照
片
，
周
恩
來
和
毛
澤
東
的
合
影
最
多

，
落
差
大
概
就
在
十
厘
米
以
內
，
如
果
毛
澤
東
身
高
是
一
點
八
○
米
左
右
，
那
麼
周
恩

來
就
是
一
百
七
十
厘
米
左
右
。

周
恩
來
和
朱
德
有
一
張
合
影
，
顯
得
周
略
高
一
點
，
而
朱
的
身
高
是
沒
有
爭
議
的

一
百
六
十
九
厘
米
，
這
也
就
意
味
着
周
可
能
有
一
百
七
十
一
厘
米
，
同
時
這
也
是
周
恩

來
的
侄
女
周
秉
德
的
說
法
。

看
來
，
周
恩
來
的
身
高
大
約
在
一
百
六
十
九
厘
米
至
一
點
七
三
米
之
間
，
還
沒
有

見
到
更
離
譜
的
數
字
，
我
以
為
還
是
一
百
七
十
厘
米
這
個
高
度
更
客
觀
一
些
，
各
方
都

能
接
受
。
當
然
，
就
是
同
一
個
人
，
早
晨
和
晚
上
、
青
年
和
老
年
都
會
差
個
二
厘
米
左

右
，
所
以
說
，
說
周
恩
來
一
百
六
十
九
厘
米
或
者
一
百
七
十
二
厘
米
，
也
都
能
成
立
。

其
實
，
像
周
恩
來
這
樣
的
歷
史
巨
人
，
就
如
同
巍
峨
高
山
，
參
天
大
樹
，
考
量
其

實
際
身
高
已
無
太
大
意
義
，
無
非
是
我
們
這
些
無
限
崇
敬
的
後
人
們
還
想
使
他
在
心
目

中
的
形
象
更
加
完
美
罷
了
。
而
大
體
上
與
周
恩
來
身
高
相
仿
的
拿
破
侖
，
雖
是
一
代
英

雄
，
縱
橫
天
下
，
卻
對
自
己
的
身
高
很
不
自
信
，
一
再
叮
囑
他
的
副
官
，
將
來
給
他
寫

回
憶
錄
時
，
一
定
要
給
他
多
寫
高
二
厘
米
，
就
顯
得
十
分
可
笑
並
且
多
餘
了
。

央視一套黃金劇場正在熱
播的電視劇《老大的幸福》，
其藝術構思與年前播出的《迷
失洛杉磯》有異曲同工之妙。
說的是排行老大的傅吉祥，因
父母早逝，含辛茹苦地將弟弟

妹妹帶大後，自己也錯過了人生的輝煌期，但他無
怨無悔，以高度樂觀的精神面對一切，為實現自己
事業和生活的理想，開心地活着並演繹着自己的幸
福。他原本在東北小城過着簡單快樂的生活，自以
為事業有成、生活幸福的弟弟妹妹們，一心要報答
大哥的撫養之恩，極力安排他到北京來過幸福生活
。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儘管讓傅老大很不習
慣，但他總能積極調適自己，既不喪失做人的原則
，又能與人和諧相處。他宅心仁厚，同情弱者，把
照顧孤苦無依的梅好母子，看成義不容辭的義務，
耐心呵護，不棄不離，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展現

出可圈可點的人格魅力。該劇通過亦莊亦諧的家庭
情感故事，透視當今社會千姿百態的現狀，反思世
俗人生的浮躁心態，用一個小人物個性化的言行舉
止，讓我們領悟到 「什麼才是觸手可及的幸福」。

幸福是什麼，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回答；怎樣才
會幸福，答案同樣是各各不同。特別是在當今這個
價值多元的社會中，人生的選擇面臨着太多的誘惑
，太多的無奈。有的人為什麼 「身在福中不知福」
，家財萬貫者為財所累，名滿天下者為名所累，情
不自抑者為情所累，酒色財氣纏身，名韁利鎖縈懷
，不懂得解脫，捨不得放下，怎麼會幸福呢？

綜觀全劇可以看出，傅老大的幸福建立在三個
層面上，一個是把弟弟妹妹撫養成人而獲得的成就
感，一個是熱心成全那些原本與自己不相干的人而
獲得的快樂感，一個是為實現個人事業和生活理想
而獲得的甜美感。但他的人生經歷也並非一帆風順
，沒有煩惱，傅老大的可貴之處是他善於調整自己

的心態。傅老大有兩句口頭禪，一句是 「調─調」
，一句是 「妥了」。所謂 「調─調」，就是用內省
自勵的方法，調整自己的心態，並找出合理的解釋
和方法。換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傅老大心中有一
個自我調節的 「旋鈕」，每當事情的發展出現波折
和衝突時，傅老大都會冷靜下來，自覺地 「調一調
」，將心理危機化解於無形，喊一聲 「妥了」，然
後心安理得地面對現實，堅定自己前行的步伐。遇
到麻煩時，他不怨天尤人，而是調整自己，成全別
人。看過這部電視劇的人都能感悟到，這一過程在
傅老大那裡演繹得非常精彩。

如果說幸福有秘訣，《老大的幸福》告訴我們
，幸福不過是一種個性心理體驗，是內心滿足後產
生的愉悅感，無關窮通，不拘順逆，不假外求，也
不是他人所能給予的。善於調整自己，保持心態平
衡，才能做到知足常樂、自得其樂，才會有幸福
感。

走
進
新
疆
，
第
一
個
感
受
就
是
天
高
地
遠
，
風
清
氣
爽
，
讓
你
留

戀
得
不
想
回
家
。
旅
遊
手
冊
上
這
樣
介
紹
：
世
界
上
很
少
有
這
樣
一
個

地
方
，
能
同
時
具
有
如
此
多
姿
多
彩
、
對
比
強
烈
的
自
然
景
觀
：
銀
裝

素
裹
的
冰
峰
雪
嶺
；
百
花
盛
開
的
如
茵
草
原
；
碧
波
蕩
漾
的
高
山
湖
泊

；
沙
浪
滾
滾
、
浩
瀚
無
際
的
戈
壁
荒
漠
；
連
綿
萬
頃
，
深
邃
幽
靜
的
原

始
森
林
；
光
怪
陸
離
，
千
姿
百
態
的
地
質
構
造
。

我
曾
有
幸
兩
次
來
到
新
疆
。
第
一
次
，
是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
到
烏

魯
木
齊
。
第
二
次
，
是
二
○
○
四
年
夏
天
到
新
源
縣
走
訪
。

新
疆
的
地
理
，
可
以
用
一
個
﹁大
﹂
字
來
概
括
：
大
山
脈
、
大
盆

地
、
大
沙
漠
、
大
戈
壁
、
大
草
原
。
天
山
橫
亙
於
新
疆
中
部
，
把
新
疆

分
為
南
疆
北
疆
。
南
部
與
崑
崙
山
相
擁
着
塔
里
木
盆
地
，
北
部
與
阿
爾

泰
山
環
抱
着
準
噶
爾
盆
地
。
塔
里
木
盆
地
的
塔
克
拉
瑪
干
沙
漠
是
中
國

最
大
的
沙
漠
。
狂
風
漫
捲
飛
沙
，
經
年
而
形
成
一
道
道
沙
丘
，
一
望
無

垠
，
如
黃
色
的
海
浪
，
如
金
色
的
夢
幻
，
壯
觀
得
令
人
驚
心
動
魄
。
在

天
山
與
阿
爾
泰
山
脈
之
間
，
幾
乎
被
戈
壁
和
沙
漠
所
壟
斷
。
現
有
的
農

田
都
是
建
設
兵
團
後
來
開
墾
的
。
縱
橫
的
公
路
和
一
片
片
綠
洲
，
織
出

的
風
景
叫
人
陶
醉
得
難
以
自
拔
。
其
中
的
烏
伊
鐵
路
和

烏
伊
公
路
，
沿
着
天
山
山
脈
由
東
而
西
，
橫
貫
大
戈
壁

，
經
霍
爾
果
斯
口
岸
，
通
往
歐
洲
。
這
兩
條
路
的
另
一

端
，
則
直
通
中
國
東
部
的
海
岸
，
被
稱
作
歐
亞
大
陸
橋

。
那
拉
提
草
原
是
是
中
國
最
大
的
牧
場
之
一
，
也
是
中

國
最
美
麗
的
草
原
。

作
為
我
國
最
西
北
的
廣
闊
之
域
，
新
疆
自
古
都
是

要
塞
之
地
。
從
封
建
王
權
設
置
的
都
護
府
古
城
堡
舊
址

，
到
絲
綢
之
路
的
古
樓
蘭
遺
跡
，
無
不
打
上
了
歷
史
滄

桑
的
烙
印
。
據
說
，
那
些
留
在
阿
勒
泰
和
天
山
深
處
的

崎
嶇
險
道
，
都
是
成
吉
思
汗
手

下
將
士
用
馬
蹄
踩
出
來
的
。
在

上
上
個
世
紀
，
蒙
古
人
創
造
了

人
類
歷
史
的
奇
跡
。
他
們
成
年

累
月
地
奔
行
於
不
知
邊
際
的
叢

林
和
崇
山
峻
嶺
，
以
驚
人
的
頑

強
去
征
服
惡
劣
的
環
境
和
強
大

的
敵
人
，
證
明
了
天
下
誰
是
英

雄
！

不
過
，
外
地
的
遊
客
如
果
能
沉
下
心
來
領
略
一
下

這
裡
的
勝
跡
，
飲
一
口
倒
影
着
天
山
雪
峰
的
天
池
之
水

，
選
購
一
塊
產
於
崑
崙
之
巔
的
和
田
美
玉
，
品
嘗
一
下

少
數
民
族
鍾
愛
的
風
情
食
品
︱
︱
抓
飯
囊
餅
，
現
場
欣

賞
幾
首
宛
如
天
籟
的
少
數
民
族
歌
舞
，
有
機
會
還
可
以

嘗
一
嘗
正
宗
的
吐
魯
番
葡
萄
、
哈
密
的
瓜
以
及
庫
爾
勒

的
香
梨
，
一
定
會
感
到
不
虛
此
生
。
跨
過
天
山
的
果
子
溝
，
去
欣
賞
賽
里

木
湖
水
的
清
澈
和
湛
藍
；
走
進
阿
勒
泰
山
脈
，
沿
着
額
爾
齊
斯
河
去
體
驗

喀
那
斯
湖
的
詭
異
和
神
秘
，
會
讓
人
激
動
得
手
足
無
措
。
這
裡
的
一
草
一

木
，
一
巒
一
水
，
都
自
然
得
讓
人
不
能
不
自
然
，
純
淨
得
讓
人
不
能
不
純

淨
。
轉
而
走
過
伊
犁
，
踏
上
那
拉
提
草
原
，
眼
底
盡
收
天
地
的
壯
闊
，
分

享
白
雲
的
幽
閒
，
感
受
風
吹
草
低
見
牛
羊
的
原
始
之
美
，
傾
聽
鞏
乃
斯
河

汩
汩
流
水
的
如
琴
悠
揚
。
還
可
以
親
臨
馬
背
馳
騁
草
場
綠
茵
、
體
會
揚
鞭

策
馬
的
快
樂
，
可
以
一
邊
品
嘗
馬
奶
酒
、
一
邊
觀
看
賽
馬
叼
羊
的
哈
薩
克

民
族
風
情
。

有
人
這
樣
介
紹
草
原
上
的
哈
薩
克
民
族
：
走
遍
草
原
，
無
論
是
氈
房

、
小
木
屋
、
矮
土
房
，
還
是
一
頂
簡
單
的
帳
篷
，
都
是
你
的
家
。
作
為
陌

生
的
異
族
人
，
你
會
被
彬
彬
有
禮
地
迎
進
門
，
殷
勤
有
加
地
讓
上
座
，
為

你
敬
上
奶
茶
、
奶
酒
。
如
果
時
已
黃
昏
，
還
會
請
你
留
宿
。
這
次
新
疆
之

行
，
那
拉
提
是
我
最
難
忘
的
行
程
之
一
，
在
冬
夏
兩
個
牧
場
，
縱
橫
情
懷

，
享
盡
風
物
。
特
別
是
那
個
辭
行
的
晚
上
，
伴
着
哈
薩
克
牧
民
的
熱
情
和

閃
爍
的
星
光
，
就
着
噴
香
誘
人
的
烤
肉
囊
餅
，
三
碗
美
酒
下
肚
，
一
頭
扎

入
夢
鄉
，
飄
飄
乎
如
到
仙
境
也
。
新
疆
，
是
這
輩
子
不
能
不
去
的
地
方
。

晴雯悔擔虛名 盧荻秋

周
恩
來
的
身
高

齊

夫

中
國
男
人
想
娶
越
南
女
為
妻

文

佳

大茶壺、小茶袋和兩個茶黨
陳 安

幸
福
的
﹁旋
鈕
﹂
王
兆
貴

新疆行 胡成彪

風趣􀎠兩道菜􀎡
何永武 楊茂芳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日 星期五

奧巴馬終使健保改革法案正式成為法律 （資料圖片）

美國人在喝咖啡和可口可樂
之餘，也喝茶。他們的品茗方式
不像中國人、日本人，沒有什麼
茶道、茶藝，一般也不用茶壺，
更無紫砂壺，也沒有茶盤、茶托
、袖珍茶杯之類茶具，茶的種類
也有限，更無動人名字， 「立普

頓」這樣的牌號哪能比得上中國茶的美名：龍井、烏龍
、鐵觀音、碧螺春、雲霧、普洱、茉莉花、綠陽春、綠
牡丹，等等。你到西餐館進食，不想飲冰水，而想喝茶
，侍者就給你一杯熱水和一個茶袋，你自己把茶袋放進
水杯，就慢慢品嘗這溫溫吞吞、淡而無味的所謂的
「tea」吧。

英國的 「下午茶」傳統，有些美國家庭、公司和機
構仍然保留。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期間，有時就去
哲學樓休息廳喝下午茶，也是熱水加茶袋，還可加牛奶
，也可拿幾塊餅乾點飢。哥大這所有二百五十多年歷史
的高等學府，顯然還殘留英國文化影響的痕跡，下午茶
是一例，而其圖書館總館巴特勒大樓牆上最大一幅油畫
，畫的就是當年伊麗莎白王后訪問哥大的情景。

有意思的是，當年北美殖民地為擺脫英國統治而進
行的獨立戰爭，其導火線之一就是茶葉。一七七三年，
英國制定的 「茶葉法」使其東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北美銷
售茶葉的壟斷權，並迫使殖民地居民繳付茶稅。北美各

地民眾對英國的反感、憤恨和對抗因此而更加強烈，波
士頓的激進人士甚至組織了 「茶黨」，戲劇性地搞了一
次 「傾茶事件」。一天晚上，幾十個波士頓人化妝成印
第安人，把停泊在港口的大量茶葉傾倒在港灣裡，大堆
大堆茶葉，就如水綿、褐藻一樣大面積地漂浮在水面上
，任憑風吹浪打，不知歸宿──有骨氣的殖民地民眾寧
願不用這價廉物美的茶樹葉子當飲料，也要顯示自己不
願屈膝低頭、不願任人擺布的勇氣。

平時不用茶壺的北美人，這次把波士頓港灣當作了
茶壺，把價值九萬英鎊的茶葉倒入了這把永遠泡不開的
「大茶壺」裡。英國政府因此惱羞成怒，決意封閉這個
「大茶壺」，頒發了禁止在此裝卸貨物的 「波士頓港口

條例」。後來加上其他種種 「條例」，忍無可忍的北美
人終於揭竿而起，在波士頓附近的列克星敦打響了獨立
戰爭的第一槍。愛默生有詩紀念這一戰役： 「有一次嚴
陣以待的農民在此站立起來∕發出了聲聞世界的槍聲」
。有趣的是，愛默生，這位美國獨立思想的先驅，對中
國儒學興趣濃厚，在他的日記和他主編的《日晷》雜誌
上所摘引的儒家經典 「四書」的語錄多達六十餘條，還
把他敬重的孔夫子尊稱為 「東方聖人」，卻反常地十分
厭惡中國的茶葉，說他 「不會去喝黃海的水，驅魔的茶
」，而引發列克星敦 「聲聞世界」的槍聲的因素之一恰
恰是茶葉，──主要是源自中國的茶葉，而這茶，恰恰
具有 「驅魔」──驅趕英國殖民魔鬼的功能。

美國人十分重視自己的革命傳統，七月四日獨立節
的慶祝總是熱熱鬧鬧、煙火滿天，對波士頓茶黨和傾茶
事件這段光榮歷史也是念念不忘。可惜有些人名義上在
保持和發揚革命傳統，其實是離經叛道，背道而馳。最
典型的例子就是目前在美國搞得沸沸揚揚的 「茶黨抗議
」運動。

這個二十一世紀的 「茶黨」顯然盜用了十八世紀的
茶黨的名義，以反對增稅為名來反對社會改革，抵制進
步立法，從而保護富裕階層的既得利益。那是在二○○
八年總統競選期間，由共和黨眾議員朗．保羅及其支持
者發起，扯起所謂 「當代茶黨運動」的大旗，在全國各
地煽風點火，在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就職之後，更是
興風作浪，唯恐天下不亂。

當代 「茶黨」成員基本上都是白人、富人、共和黨
人。他們的做法當然不再是波士頓傾茶事件的重演，不
會把自己化妝成印第安人或黑人，不會把大量茶葉倒入
流經首都華盛頓的波托馬克河，而是別出心裁，另闢蹊
徑，卻又萬變不離其 「茶」。奧巴馬上台後，這個新茶
黨號召美國人給眾議院和參議院寄 「茶袋」，寄得越多
越好，以無數茶袋來抗議奧巴馬政府的各種方針政策。
在他們看來，茶袋小，分量重；小茶袋，大作用。到了
奧巴馬敦促國會討論和擬訂全國健保改革方案的時候，
茶黨更是變本加厲，聲嘶力竭地反對任何改革方案，向
國會山莊寄去更多的茶袋，因為他們不樂意看到全國人
、尤其是貧苦人都能享受醫療保險，不願意因健保改革
而增加他們自己的賦稅。

新茶黨特別利用各地的鎮民大會來阻撓健保改革，
把會場搞得烏煙瘴氣。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
．克魯格曼為此寫了一篇題為《鎮公所亂民》的文章，
批評那些用叫喊聲來淹沒講述健保改革計劃的國會議員
、甚至向他們發出死亡威脅的 「亂民」，指出 「這是一
種前所未有的醜惡現象」， 「其背後是某些富裕的利益
集團」。

克魯格曼在另一篇《紐約時報》專欄文章中更明確
指出： 「茶黨得到典型的共和黨億萬富翁的資助，福克
斯新聞公司則為之推波助瀾。」

然而，得到保守派政客和媒體支持的茶黨終於大失
所望。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眾議院終於克服重重
障礙通過健保改革方案。三月二十二日，奧巴馬總統簽
署健保改革法案使其正式成為法律。這是美國經過一世
紀的努力始終未能實現、而今終於實現的重大社會改革
。關於新茶黨的表現，各媒體近來有很多報道。例如有
一家報紙說，就在三月二十一日那天，由白人組成的茶
黨示威者在國會山莊指着民權運動領袖、非裔眾議員劉
易斯，罵他是 「黑鬼」。有人還向另一名非裔民主黨議
員吐唾沫。有的民主黨議員的辦公室窗戶被打破。

《紐約時報》另一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奧
巴馬簽署健保法案後寫道，他也想成立一個茶黨，他自
己的茶黨。

他是一個黨派立場不鮮明的作家，他沒有說他的茶
黨是親民主黨的還是親共和黨的，但他說，他的茶黨是
一個 「沒有瘋子的茶黨」，言下之意，如今的茶黨裡不
乏瘋子。這樣一個擁有瘋子的茶黨，顯然與當年波士頓
的茶黨大相逕庭，其小茶袋與當年的大茶壺也標誌着全
然不同的政治含義。


